
■家庭相册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

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
至3张相关图片）。

水盆盛太阳
□□张张金金刚刚 文文//图图

■图片故事

父父亲亲的的背背
□马云龙 文/图

■工友情怀

男男兵兵连连的的女女连连长长
□孙守利 文/图

■“八一”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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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一个女同志到清一色的
男兵连当连长， 并非特殊照顾，
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 用部队领
导的话说， 我们看重她是因为她
的优秀和出色。

赵君原本是一名牌大学计算
机系的毕业生， 在大三的时候由
于表现突出， 就加入了党组织。
特招入伍后， 干教员， 她被评为
优秀教员。 她任教的计算机课，
受到了官兵的一致好评 。 当参
谋， 她活跃在训练场， 为部队的
信息化建设尽心尽力 、 倾尽所
能 ， 凸显了一名优秀军人的形
象， 得到了司令部门的赞扬和肯
定。 后来， 在考虑连长人选时，
领导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她， 虽然
她是一位女同志。

有人说，想带好队，必须先带
好兵。 而带好兵，必须先了解兵。

过去， 有的连队骨干在连队
呆了大半年， 张冠李戴的现象还

时有发生。 而赵君上任没几天，
不但名字能对号入座， 甚至一些
战士的喜好也摸得一清二楚。 有
个战士说话爱脸红， 第一次找他
谈心， 赵君就记住了脸上带有几
丝羞色的兵叫冯伟； 梁文宇， 二
十四岁， 上等兵， 赵君立即在心
里记住了连队有个大龄的战士；
士官小罗走路一蹦一跳的， 他喜
欢打篮球， 走在路上都要冷不丁
的来个投篮动作……

赵君没有什么 “绝招”， 也
没有什么 “窍门”， 她之所以很
快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主要是
她的细心， 因为她能从微不足道
的事情做起，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去影响带动战士。 赵君常说，
打动战士们的不一定都是惊天动
地的大事， 有时一些生活中的细
节， 如果能注意到了， 也能让他
们感到心灵的温暖。

赵君刚上任的时候， 连队考

虑她是女同志， 为了照顾她， 跑
步的时候让她跟在队伍后边， 这
样如果坚持不下来， 就可以自动
离队。 赵君却没有这么做， 她觉
得集体可以照顾自己， 为自己着
想， 但自己不能等着照顾， 放松
对自我的要求。 每当快跑不动的
时候 ， 她就对自己说 :坚持 ， 坚
持， 还有几步， 一定要坚持。 就
这样， 每次她都咬牙坚持下来，
和官兵们一起冲向终点。

赵君常说， 男同志能干的事
情， 女同志也能干得了， 关键是

要坚强， 不要迁就自己。 自己的
身份虽然特殊， 但是赵君从没有
把自己当成特殊的一员， 不论跑
步、 出操、 还是参加各种劳动，
完成什么任务， 她都走在队伍的
前面， 始终与官兵保持一致。 战
勤连是个优秀的连队， 起初， 许
多官兵对她能否胜任连长一职持
有怀疑的态度， 通过一年多的接
触， 大家慢慢地被她的坚强和不
甘示弱的精神打动了， 开始改变
了对她的看法， 都觉得她这个连
长是当之无愧的。

袁大民来的时候， 几次打退
堂鼓。 他真就是拉不下脸， 拉不
下脸又怎么能跑营销呢？

那时， 大民给自己打气儿 ，
夜里想得好好的， 等到了白天，
见了人， 又是话不成句了。 反反
复复多少次， 好在袁大民坚持了
下来。

这一坚持 ， 没想到还出个
“营销状元” 来。

今年34岁的袁大民是一名货
运值班员。 以他的经验来说， 用
最小的 “切入口”， 聊最投机的
话题， 赢得客户信任， 这样客户
才能到咱铁路来运输。

去年夏天， 他去公路收费站
查看货源时， 发现很多运输饲料
的大货车从小城开出。 他几次问
明司机 ， 可人家司机不认不识
的， 不告诉货源来自哪里。

袁大民灵机一动， 看了看货
厢的饲料袋， 一下发现了端倪。
饲料的品牌就是查找货源的最好
方法。

果然， 袁大民费尽周折， 终
于在附近村子找到了饲料加工
厂。 可人家老板说啥也不同意在
铁路运输， 任他把好话说尽， 可
人家就是认准公路运输了。

后来打听才知道， 这几家饲
料加工厂原来就是铁路的客户，
因为铁路的服务和信誉当年还不
完善， 伤了老板们的心。

好不容易找到的货源， 就这
样不了了之， 袁大民不甘心。

袁大民想 ， 你不在我这运
输， 那我买你的饲料总可以吧。

袁大民撒了一个 “谎”。
因为家里养了几千只鸡， 需

要购买一些鸡饲料。 其实， 袁大
民的父亲在农村 ， 家里是养过
鸡， 是需要饲料， 可完全没有必
要在他这买。

另外， 从小到大， 袁大民对
鸡饲料并不陌生， 这一点， 还是
有共同话题的。

和老板聊得来， 近密了。 老
板一听， 本来是上门推销的， 居
然成了自己的客户， 这到嘴的鸭
子， 上门的买卖不能不做吧。

老板很慷慨， 看在他是个营
销的身份上， 尽管进货量很小，
还是给了他批发价。

袁大民把饲料一部分给了家
里， 一部分只加了运费， 低价卖
给了乡亲们。

虽然自己白忙活， 可一来二
去， 人熟为贵， “小切口” 真就
拉回了大运单。 老板也够意思，
又联系了十四家饲料加工厂， 货
运量一下飙升了。

袁大民用 “小切口 ” 的方
法 ， 打开了多家营销运输的大
门。 去年上半年， 单位货运量较
同期相比翻两番， 他个人也被单
位授予 “营销状元”。

在他的带领下， 建立了 “袁
大民劳模营销工作室”， 他当年
被总公司授予 “火车头奖章” 荣
誉称号。

“小切口”的
营销状元
□□朱朱宜宜尧尧 文文//图图

探望一位故交。 未满六十，
却突发脑溢血， 躺到了床上。 他
曾开一家理发店 ， 一次偶然进
店， 相谈甚欢， 更因其精湛用心
的技艺， 而成了我的 “私人理发
师”。 后虽因事将店交于儿子打
理 ， 可他家理发店一直是我的
“定点”， 想来已近二十年。

见我来， 他分外高兴， 睁大
双眼， 探身相迎， 挤出的笑容让
人心酸。 床上的他， 没了当年的
精神饱满、 谈笑风生， 语言含混
不清。 有一句， 我甚是不解。 照
料在侧的老伴 ， 却明白他的意
思： 屋里暗， 端盆水。

一盆清水端来， 朝着太阳照
进的方向， 斜靠在门边； 调整角
度 ， 一时 ， 太阳从天上移到盆
里， 又将光亮投到屋里， 一晃一
闪的。 稍后， 用手轻轻撩些水出
来， 洒到水泥地面上。 瞬间， 屋
里不仅凉爽了些许， 地上又生出
多个小太阳， 齐放光芒， 顿时屋
里亮堂起来。 他也释然地躺好。

他老伴不好 意 思 地 笑 谈 ：
“我俩住在这老屋多年了， 习惯
了， 就是暗。 每有人来， 他都会
让我这样做， 说不能让客人觉得
咱的日子暗了。 没有人来， 他也
让我这样做， 靠在床头读一会儿
书， 困了就睡， 醒了接着读。 哪
天没了太阳， 他明显就焦躁些，
像个孩子。 等调养些时日， 会带
他出门晒太阳， 争取能拄着拐杖
行走， 更期待哪天扔了拐杖。”

说这些时， 他一直都含混地
附和着， 我也应和着。 看得出，
他对屋外的太阳有着太多的渴
望。 这些年， 理发之余， 他一直
有个梦想， 曾不止一次在理发时
同我谈起 ： 他一直想当特型演
员 ， 也曾寄照片给过几家电影
厂 ， 却未能入选 。 我笑着对他
说： “等你恢复健康了， 再努力
你的演员梦， 说不定哪天就有剧
组找上门来呢。”

我笑 ， 他老伴也笑 ， 他也

笑。 太阳移动， 正好将阳光洒在
他的脸上， 亮亮的。

出得门来， 我甚是感动和怀
念。 感动的是， 他和他老伴这种
阳光温馨的生存状态 ， 一盆清
水， 请太阳进屋， 将生活照亮。
怀念的是， 小时候， 我也曾在门
口端盆清水， 看太阳照在墙上 ，
白白亮亮、 闪闪烁烁； 或拿片小
镜子 ， 看折射在白墙上的小彩
虹， 饶有兴致地数着 “红橙黄绿
蓝靛紫” 七色光。 那时候， 日子
虽苦， 却满是快乐。

人总有不遂意愿、 身处窘境
的时候， 以何种心态与状态去面
对， 过程与结果会大有不同。 骨
子里有文艺气质的老顾， 在一片
争议中， 毅然辞去 “大有前途”
的职位， 坚守自己喜欢的文化事
业， 虽无功名， 却乐过此生。 家
境不算好的同事小王， 将出租屋
用绿植、 鲜花装扮得温馨舒适、
诗意盎然， 用他的话说： 房子是
租来的， 可生活是自己的呀。

太阳 ， 高高在天 ， 普照万
众； 可一盆清水， 即可将太阳移
至身边， 享受光和暖。 就算哪天
太阳不在， 只要心中有太阳， 同
样可以照亮自己、 照亮他人。

这张照片是1991年父亲背着
我去千里之外看病时， 在我舅家
照的。

十七八岁的时候， 因为四肢
末梢神经的疾病， 我被迫休学回
家坐上了轮椅。 本来沉默寡言的
父亲变得更加沉默。 我觉得父亲
越来越嫌恶自己， 每当他下班回
来时看到他紧锁的眉头， 我原已
抑郁的心头又被重重地压上一块
铅。 经常经常， 我们父子俩三天
五天地互相不说一句话。

这个样子过了有两三年， 我
二舅给联系了当时一个国内闻名
的医师， 父亲就背上我随我舅一
起踏上南下求医的列车。

那时候的父亲已经五十来
岁 ， 他一路上背着我上车 、 下
车、 中途倒车， 在北京候车的一
宿我们住在一家招待所的五楼，
父亲背着我一级一级地上楼又一
级一级地下楼， 他浓重的喘息声
回响在我耳边， 我伏在他的背上
不敢抬头看周围异样的目光。

那位医师检查完我的病把
父亲叫到了里间， 我透过门缝
分明看见父亲的眼里竟然闪出
了泪花———那是我记忆中平生第
一次看见父亲的泪。 后来我才知

道医师对他说的是， 你的孩子没
治了， 能活到二十岁已经很不容
易了。

父亲倔强， 不放弃我， 依然
要死马当活马医。 在接下来观察
治疗的那些天里， 他无数次背着
我穿梭于各个科室做检查， 每天
给我端饭、 倒水、 洗脚、 洗衣、
背我去上厕所……

半个月后我们只能绝望地踏
上归程。

而我却有了莫大的收获———
我发现我误解了父亲。 父爱如浩
瀚无际的一片海， 而我们却总是
用儿女狭隘的目光去揣度、 去定
义那无限宽广的胸怀。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竟
奇迹般地坚持到了现在， 父亲却
早早地离开。

至今， 我眼前仍然时时清晰
地浮现我伏在父亲背上的情景，
清晰地浮现着， 父亲脑后那片晃
在我眼前、 过早斑白的头发。


